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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冀中中星星，，走走向向机机场场的的路路

冀中星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偶尔用来娱乐的麻将桌。 本报记者 刘帅 摄

找来残疾朋友

把他抬上出租车

7月20日凌晨6点多，冀中星
的父亲冀太荣帮大儿子看完空房
子，回到自己家的小板房，发现二
儿子冀中星不在，这是几年来从
未有过的事情。自从2005年在东
莞打工被“打伤”后，二儿子肚脐
眼以下的身体已经完全没有知
觉，而且自己家门前的土路坑洼
很多，如果没有父亲帮忙，他根本
出不了这个家门。

可现在，家里的门上了锁，锁
在一米多高的位置，在平时，冀中
星根本够不着。

冀太荣赶紧给冀中星打电话，
儿子在电话里简短地说：“我有事
出去一下。”他的语气很平静。

冀太荣也没太当回事，这位
62岁的农家老汉平时除了照顾二
儿子吃喝拉撒，还要自己种家里
的一亩八分地，他没有力气细想
儿子突然不在家这件事。

直到当天晚上，鄄城县公安
局的人来到冀家，跟他了解冀中
星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自爆的
事，他才知道，儿子去了北京。

冀太荣也是事后才知道，冀
中星其实事先联系了一个朋友，
还叫好了出租车。“那个朋友跟他
一样有点残疾，可能同病相怜吧，
就帮着把他抬到出租车上，把轮
椅放到后备箱里，然后冀中星自
己打车去了鄄城县长途汽车站，
在那里坐上了去北京的客车。”鄄
城县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说。

就这样，双腿已经瘫痪的冀
中星去了北京，此时除了他自己，
没人知道他已经抱着“生无所恋”
的心态。

直到二儿子出事后，冀太荣才
想起冀中星临走前一天晚上，突然
莫名其妙地让他把家里的粮食收
起来，老父亲干活很累，说“不用
吧”，冀中星就发火了:“要是我不在
家了呢，粮食淋湿了怎么办？”

打工反“被打残”

理想破灭了

冀中星的脾气在被“打伤”后
的八年里变得越发暴躁，尤其是最
近一段日子，所以在临走那晚他突
然发火后，老父亲仍然没有察觉到
任何异样，“很正常啊，我没觉出
有什么不一样。”

二儿子发火，对冀太荣来说已
经是“家常便饭”，但也只有这个62
岁的老父亲，一直在跟瘫痪的儿子
相依为命，照顾他的吃喝拉撒。

早在2002年，冀中星的妈妈
就患肝病去世，冀太荣一直照顾
着二子一女——— 冀中星有个哥哥
叫冀中吉，已经成家，但家境也很
差，还有个妹妹，出嫁后，因为家

里条件不好在外地打工。
更差的境遇出现在2005年，

那一年，在广东东莞开摩托车载
客的冀中星被“打伤”。

后来冀中星在博客中描述，
“我倒地以后，七八个治安员仍举
着钢管、钢筋朝他的腿部、脚部、
腰部猛打。”结果冀中星的腰椎体
骨折，导致完全性瘫痪，“以后将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冀中星只在东莞住了27天医
院，就被哥哥接回了菏泽老家。东
莞那边的案子完全托给了广东的
两名律师。

就在冀中星住院期间，曾和他
一起在东莞打工的女朋友、一个贵
州姑娘，守了他七天后，在得知他
将终身瘫痪的情况下，终于离去。

打工挣钱、娶妻生子、补贴家
里，冀中星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
一下子全部破灭了。而在这之前，
认识他的村民都说，冀中星是个
开朗而且稳重的小伙子，“很勤
快，也很能干。”

“以后我们再也没去过广东，
去不起啊，花钱太多，一碗面条就
得十几块，太贵了！”7月21日凌晨
2点多，冀中吉在打工的内蒙古包
头市街头徘徊着，一边哭一边对本
报记者说。

深夜两点，他仍然没有回到在
包头租住的一个月100元的出租房
内，他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着，一
遍一遍地问记者：“我们没钱，北京
的医院会不会给他看病啊？只要把
我弟弟生命弄回来，别的啥都行。”

“我们曾经上诉，失败了。后来
律师又给我要伤残鉴定，上诉又失
败了。我让他们把那些打官司的文
件邮回来，也没给。现在那些打官
司的文件，还在广东那边律师的手
里。”冀中吉已经记不清楚关于案
子的太多细节。

冀太荣更是搞不清楚两次败
诉的事情，很少出门也认字不多
的他，只是按律师的要求寄材料，
以及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子是“外
地人”。

官司败诉就拿不到赔偿，可冀
家的生活还要继续。

“你为什么

不带我去东莞上访”

2005年，只有26岁的冀中星从
此瘫痪在床，他的身体自肚脐眼以
下完全没有知觉，饭要父亲做好端
到跟前，小便要父亲帮忙，大便时，
父亲要使劲儿按压他的肚子，然后
用手一点一点抠出来。

这种生活不再是一天两天，而
是长年累月。冀家的小屋里常年弥
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邻居也很少
再登门。只是他们偶尔从冀家的房
前路过时，经常会听到父子俩的争
吵声，或者冀中星暴躁的埋怨声。

冀家成了大冀庄村最穷的家

庭，其实，大冀庄村整体也不富裕，
这里的年轻村民大多在外打工，留
下的村民靠种点地谋生。

冀家的三间破房开始漏雨，
家徒四壁，还是当地政府帮他们
盖了几间板房。冀中吉已经成家
另过，他有两个孩子，常年在外边
打工，他还患了肝癌，只是这个消
息他隐瞒了家人，大家都以为他
得的只是肝病。家中就剩下冀中
星和老父亲相依为命。

当地政府为冀中星办了低
保，每月110元。此外老父亲种
了1亩8分地，这里面父子俩各
占9分，后来乡政府看冀太荣既
要照顾儿子，又要种地，实在忙
不过来，又给他也办了份低保。
再加上后来冀中星的残疾人补
贴，这些加在一起，就是冀中星
父子俩全部的收入。

冀中星开始上访，但他的身体
让他难以离开鄄城，甚至只是走出
家门，他都必须得靠父亲的帮助。

冀中星最远的一次是到北京，
在冀太荣记忆里，他只记得二儿子
去过一次北京上访，“是在北京奥运
会那年”，具体日子他已经记不清。

那次，当地政府带着冀太荣，去
北京接回了冀中星。老乡苏华在北
京见到冀中星时，“他腿上的裤子撸
上去之后，腿都已经萎缩，很细很细
了。可他以前是个多壮的小伙子
啊。”

后来，冀中星还跑到菏泽，想
从那里坐车去东莞上访，但没有
成行。

而经东莞市信访局、市公安局
核实，冀中星及其家人信访记录共
有三次：一是2005年7月8日到东莞
厚街镇公安分局上访，二是2009年
9月致信中央政法委，三是2013年7
月17日，东莞市信访局收到国家信
访局转来冀中星在国家信访局网
上的投诉信。

而最后的这次上访，冀中星
并没有离开家门，他应该是在网
络上完成的。但无一例外的是，最
后的这次上访他仍然没有成功。

比上访失败更打击冀中星
的，是他连走出家门上访的能力
都没有。

冀家的争吵也从老爹做的菜
难吃、没人帮他解手等等话题开始，
统统以“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东莞上
访”结束，每次，冀中星都要满怀绝
望地大喊：“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东莞
上访啊？我自己又去不了，也许去
了，我们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可每次，老父亲都会息事宁人
地叹息：“你已经这样了，又不能
动，到那里吃的住的地方都没有，
谁管咱们啊？”

10万元,

总有用完的一天

冀家对赔偿的要求越来越

低，刚开始律师建议要33万，后
来一再败诉，赔偿金额降到2 5
万、20万、15万、12万……有一
次，东莞方面到河南出差，顺便
到冀家去了一趟，提出赔偿8万
元，“如果嫌少，那就算了。”

在鄄城当地政府的协助下，
最终双方的赔偿金额定到10万
元。2010年3月30日，深圳厚街镇
公安分局与冀中星签订保证书，冀
中星保证今后不再因为此事而到
有关部门进行上访。

但这10万元并不是冀家希望
的赔偿金形式，而是“厚街镇公安
分局救助冀中星10万元”。

据冀太荣说，他用这1 0万
元 给 冀 中 星 买 了 部 笔 记 本 电
脑、摩托三轮车，还有一台麻将
桌，逢年过节时，邀请亲戚邻居
来家里打打麻将，天天呆在床
上的儿子会偶尔笑一笑。

在邻居眼里，冀中星是“很正
常的”，并没有悲观和仇恨。甚至，
天气好时，冀中星会在父亲的帮
助下，骑上摩托三轮车，到镇上转一
圈买点零食，当然，这种情况只是偶
尔出现。

但10万元总有用完的一天，
除了吃饭，冀中星还会抽烟，还要
看病。

冀太荣发现儿子迷上了电脑，
他常常在躺椅上玩电脑，一直玩
到睡过去，然后醒来第一件事，还
是打开电脑。

他不知道儿子迷什么，QQ、微
博、博客这些东西对他来说，还都
太陌生，“虽然我认得几个字，但电
脑上的字太小，我也看不见。”

邻居发现，他们经常几个月见
不到冀中星出门一次。他躲在家
里，越来越不愿出来。

冀中星又开始陷入焦躁，父亲
做饭晚一会儿，上厕所不及时，或
者水有些凉，他都会发火，尽管这
是夏天。

“一会儿想开了，一会儿又恼
火，永远气不忿，还说‘我死了一
回了，我还怕死’？！”冀太荣告诉
记者。

“从去年开始，他QQ空间里，
就有一些很偏激的话。”苏华说，
他问冀中星，冀中星却又什么都
不肯说，“我只是能感觉到他心里
很痛苦。”

冀中星已经没有什么朋友
可以诉说，长期卧病在床的现
状，穷困的家庭以及家里难闻
的气味，都让邻居很少再跨进
他家的门。没有人会跟他交流，
他不愿也没人可以诉说。

冀太荣觉得，冀中星抱着电脑
睡着的情景，越来越多地出现。直
到有一天，他在最后一篇博客里，
留下了一句话：“我叫天天不应，叫
地地不灵。”

（下转A05版）

本报深度记者

张洪波 刘帅 刘志浩

没有人能想到冀中
星会去北京，还会在首都
国际机场引爆炸弹，因为
他的身体从肚脐眼以下
已经没有任何知觉，甚至
几年来邻居都很少见他
出过门，如果没人帮助，
他连家门都出不了。

可这次，34岁的菏泽
鄄城县富春乡大冀庄村
村民冀中星，不仅去了
北京，还找到首都国际
机场，做出了一件“惊天
大事”。

冀中星62岁的老父
亲只是埋头哭泣，他说
二孩子的腿不中用了，
现在手又断了，但这不
要紧，包扎包扎，还能回
来。

有人将冀中星与厦
门纵火案里的陈水总相
关联，他们同是社会底
层的人物，还引用专家
的话说，“个人恐怖主义
来自于生无所恋者”。

冀中星与陈水总不
同的是，他在引爆炸弹
时，曾经反复提醒旁边的
人———“快躲开，快躲
开！”相同的是，在去北京
之前，他确实已经“生无
所恋”。

冀中星的父亲冀太荣回
忆，冀中星离开家之前没什么
异样。

本报记者 刘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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